
洞穴喻：雞蛋與高牆之我見

王詩詠

新亞書院 社會學

　　柏拉圖在《理想國》一書中，構思了一個特別的場景：

人類住在地底的洞穴裏，穴口開向外面的光，照到洞穴的後壁。

這些人自幼年就住在這裏。他們的腿上脖子裏都用鐵鍊鎖著，所

以他們一動也不能動，祇能兩眼向壁，連轉頭都辦不到。他們的

後面上方，在相當距離之外，燒著一堆火。火與這群囚徒之間，

有一段高起的路，沿著路的上邊，你可以看到一堵短牆，就像玩

傀儡戲的人所用的屏幕──他們是在那上頭弄傀儡的。（341）

　　假如一個囚徒成功逃出洞穴，他會接觸到洞穴外的事物，體驗到

自由的生活。他會認為洞穴內的生活是無法接受的，除了是因為被剝

奪自由生活的權利外，也是因為他對事物的認知被牢牢控制、甚或被

蒙騙；與此同時，他亦難免會感同身受，同情仍留在洞穴內的人。

　　逃出洞穴的那人需要為將來打算，他有兩個選擇：第一，他可以

選擇在洞穴外的地方獨個兒生活，不再回到以往被困的洞穴，逃離那

個無法忍受的地方，以免勾起慘痛的回憶；第二種生活是返回洞穴，

並嘗試啟蒙洞穴內的人，讓他們明白自己的處境及了解洞穴外的世

界。兩種截然不同的選擇，會令逃出洞穴的人感到苦惱，難以抉擇。

本文會從人生意義及幸福、責任兩方面，探討逃出洞穴的人應該選擇

返回洞穴，啟蒙他人的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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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首先，不重返洞穴的選擇屬於亞里士多德提出的「享樂的生活」

（11），這種生活欠缺人生意義。那人逃出洞穴後，如果選擇「享樂

的生活」，他最初會感到快樂，因為可以探索新的世界，並從中滿足

他物質上的欲望。雖然他可以過着自由、果腹的生活，但是隨着時間

流逝，這種生活也許會變得越來越枯燥乏味，因為那人逃離洞穴的原

因是對於被當權者操控、剝削人權自由的痛苦和不滿，逃出洞穴只是

一種保護自己、獲取自由的方法，而並沒有達到更高的善，即是為整

個群體爭取自由；同時，「要做一個幸福的人就必須要有好人朋友」

（283），獨個兒生活不容許他有任何朋友。故此，「享樂的生活」只

能短暫滿足逃出洞穴的人，並不能帶為他帶來幸福。

　　返回洞穴、啟蒙他人的選擇是唯一能夠達到人生意義的選擇。我

們可以從亞里士多德的想法了解人生意義，他認為「人的每種實踐與

選擇，都以某種善為目的」（3），而幸福便是人生的終極意義，我們

會因幸福自身而追求它，是最完善的東西（18）。洞穴中的人嘗試逃

離洞穴，代表着他對現況的不滿，更象徵着他對自由的熱衷；他看到

洞穴外的世界，令他對自由的想法變得更為鞏固，追求這種自由是他

的幸福，這種自由不只是適用於他的生活，在洞穴內的人也應該得到

自由，所以只有回到洞穴，啟蒙他人，令他們獲得自由才能令逃脫洞

穴者獲得幸福，讓他的人生有意義。

　　有人可能會說，返回洞穴須承受極大風險，當權者能透過沒縛

着人的鎖扣，知悉有人已逃出洞穴，為避免洞穴內的人了解真相，

保護自己的利益，必定會採取措施，防止逃脫者重返洞穴，更有可能

迫害他，因此，逃脫者不應返回洞穴，以確保自身安全。但是風險

是無可避免的，若我們只側重於風險，便會忽略追尋幸福和人生意

義的重要性，更無法改變現況；只有勇於重返洞穴，才有可能改變 

現狀。就如在《奧德修斯返國記》中，奧德修斯在攻陷特洛伊的神聖

城堡後，飄流多年，無法返回自己的國家，期間更被克律普梭扣留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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縱使克律普梭提出優厚的條件來挽留他，例如令他「成為長生不死的

神」，縱使回家路上會遇到困難和障礙，奧德修斯也選擇了離開克律

普梭（Homer 57–64），因為這是他回家的唯一方法，他的故事說明了

在抉擇時要不怕風險，才能改變現況，追尋幸福。

　　現實生活中亦有不少例子說明了只有承受風險，才能追尋幸福和

實踐人生意義，其中包括維權人士和馬拉拉。在中國，有不少維權人

士認為他們有責任爭取平反六四，並向中國內地的新一代揭示「六四

事件」的真相；然而，中國政府並不承認維權人士的指控，並會用不

同方式維穩，例如：監視、軟禁維權人士。維權人士理解他們承受的

風險，但他們相信，只有爭取才能帶來轉變，因而不被風險牽制，

堅負「平反六四」的使命。又如曾獲選《時代》雜誌百大影響人物的 

馬拉拉，她受到父親啟蒙，因而堅持上學，並致力爭取女性接受教育

的權益，塔利班對此極為不滿，襲擊馬拉拉。塔利班的襲擊並沒有使

馬拉拉為爭取女性接受教育的權益而卻步，反而認為「當整個世界是

無聲的，你只要勇敢發出聲音，就會成為無懼的力量」，她勇敢面對

風險，成功喚起世界對女性接受教育的關注。

　　選擇返回洞穴、啟蒙他人，才是一種負責任的行為。「空掉了孤

立的自我」意味着任何事物都不能獨立存在，每件事物總是與其他事

物有着互即互入的關係，而構成人的五蘊亦是如此，五蘊包括與身體

有關的色蘊、因接觸外界而產生感受的受蘊、對外物形相有所認知的

想蘊、影響行為計劃的行蘊、對色蘊、受蘊、想蘊、行蘊有所意識的

識蘊，每一蘊都是與其他蘊有着互即互入的關係（一行襌師 8–9）。 

洞穴外的人本質上是「空」的，他並非是獨立存在的個體，他的存

在是由洞穴內的人所構成，反之亦然，這種關係說明了洞穴外的人

有責任作出行動，啟蒙洞穴內的人，讓他們了解洞穴外的世界，明白

他們的處境；縱使洞穴內的人不完全相信他的說話，卻能在他們心中 

撒下「懷疑」的種子，帶來改變的可能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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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莊子提倡「無用之用」，使人能夠於亂世中保存自己的性命，同

時他認為人要追求心靈上的自由，以達到逍遙，如列子一般，「御風

而行，泠然善也」（陳鼓應 210）。可是莊子的想法可能過於理想，人

只要有責任心或惻隱之心，都會對被困洞穴內的人感到可憐，會想幫

助他們；而逃脫洞穴者有生活於洞穴的經歷，更能身同感受，過往生

活在洞穴內的記憶會在他逃出洞穴後不斷浮現，因而聯想到洞穴內的

人仍過着慘不忍睹的生活，返回洞穴、幫助及啟蒙洞穴內的人的想法

油然而生，難以做到莊子所提出的逍遙；與此同時，刻意不顧洞穴內

的人有違責任心及惻隱之心，會為逃出洞穴者帶來痛苦。

　　以脫北者為例，脫北者朴延美透露，北韓人「沒有自由歌唱、 

自由說話、着裝以及思考我們想思考的東西的權利」（“Escaping from 

North Korea”），當他們於國內得知不合理的事情後，例如看到朋友

的母親因看荷李活電影而遭公開處決，便會意識到其國家正侵害自由

和人權，選擇逃出北韓；成功逃離北韓後，更發現北韓人的生活是不

人道的，但因其責任和惻隱之心，使他們無法忘記其他留在北韓的人

民，他們因而選擇以不同方式，例如公開演講，爭取其他國家支持，

協助欲離開北韓的人民逃離北韓。

　　村上春樹獲頒耶路撒冷文學獎時，發表演講〈高牆與雞蛋〉，他

在演講中說明「體制本應是保護我們的，而它有時候卻自行其是地殺

害我們和讓我們殺人，冷酷地、高效地、而且系統性地」，並將人比

喻成雞蛋，將體制比喻成高牆。體制能限制我們的人生，影響我們的

得失成敗以至生死存亡。在體制面前，我們猶如面對高牆的雞蛋，雖

然我們個人的力量比高牆小，肉體不能抵受高牆的攻擊，但身為一個

有靈魂、有思想的人，我們不應選擇唯唯諾諾過日子，以避免被高牆

撞碎。雞蛋應無懼高牆，逃脫洞穴的人應返回洞穴，啟蒙他人，而我

們則應捍衞自己的尊嚴，堅守信念，不因強權怯懦，惟有這樣才是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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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任的行為和態度，惟有這樣才能實踐人生意義和追尋幸福，並為現

況帶來轉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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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師短評

　　王同學的文章借柏拉圖《理想國》中的洞穴比喻來探討美好人

生、選擇和尊嚴，認為只有勇敢地根據自己的良知行事，才能活出

生命的意義。文章並引用眾多當代的例子，說明經典的時代意義。此

外，文章結構嚴謹，亦能見到作者對人生對社會的反思。（葉家威）


